十九世紀半ばの日本人画家田結荘邦光の上海遊記 : 及び上海現地人との筆談資料について by 陳  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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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的上海游记
但田结庄氏当时对于自己日记中出现较多物价记录似不无顾虑，故特意声明：
记中每每论钱谷货财之事，极知高雅之士目以为鄙陋丑谈。余惟不然。夫子尝云：
既庶则富之。又《大学》切论货财出入。故读书讲学，后家国经济，而将何为乎？然要
之，其辨只在谕义与谕利。（卷一第二十七叶）
而在我们看来，这段文字却恰好证明，《游屐痕》幷非单纯的自我观赏性日记，田结庄
氏在撰写当时就有日后刊布其书的打算，只是以后因为某种缘由而没有付梓。
四、书画交流与相关记载
田结庄邦光在沪开笔作画，始于同治八年六月初六，时丁介生求其画，因“为写老松双
干”（卷一第十二叶）。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应邀为黄近霞画过《玉堂富贵图》（卷一第十九叶），为吴虹玉画过不止一幅的大幅山
水（卷一第二十叶、卷二第一叶），为丁介生写《春江捕鱼图》扇面（卷一第二十叶），为程
春山写琵琶湖一角（卷一第十三叶），为何霭庭画芦雁，还顺带着为何的友人胡湘州画山水（卷
一第二十二至二十三叶）。他也不时收到中国画家赠与的画作。丁介生曾将友人魏诏画二幅
奉呈（卷一第十七叶），又转交给他上海画家凌旭（字苏生）的《芦雁》横披（卷一第二十叶）。
在相互的绘画往还中，田结庄氏和凌旭还有过一次有关月亮画法的争议，见于七月二十四日
答何霭庭的文字中―
今日苏生先生过访，谈话数刻。此幅匿在帷上，乘吾不在，探出展观。教生曰“先
生写法，已非近人功夫能到，弟钦服之至。芦极妙，白雁乙只，尤得神。惟月微嫌大耳”
云云。指教敬服。然正午之月小，出落之月俱大，恐凌先生不解生意也。然长者之教，
非可容喙，故只拱手唯唯是答。（卷一第二十五叶）12
与此相似，在书法方面，田结庄邦光最中意的中国友人，是此时正在沪上的直隶州知州
谢鹏飞（隐庄）。谢氏因口传身教以书法中的逆笔法，而令田结庄氏大为折服。继八月
二十一日得初授之后，八月二十八日田结庄氏“复请学逆笔法”，于是“谢氏在后握吾腕运之，
笔逸而墨点乎襟”（卷二第十九叶）。次日，谢氏又特命其已习逆笔法七年之久的儿子谢凤仪，
书两联赠田结庄邦光，田结庄氏因作书道谢，幷赞叹“逆笔法，实为我邦未传之法”（卷二
第二十叶）。
《游屐痕》所载在沪与中国士绅的文字往还，偶尔还涉及前此曾经游沪的日本画家。如
八月初五和凌旭笔谈，凌氏就提到了一位号赤诚生的日本画家：
贵邦书画人来，弟无不奉访，并求笔墨。……前来赤诚生，写山水入殻者十之
三四，而合作亦殊少，不能如先生动合于法也。（卷二第三叶）
12 按此段文字据《在清中笔谈集》（一）的一页笔谈整理而成，但该页笔谈转引凌旭语部分，并无“先
生写法，已非近人功夫能到，弟钦服之至”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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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赤诚生当即曾与日本著名南画家长井云坪一样访问过苏州的赤诚米苏13。其画作水准
是否确不如田结庄氏，单凭凌氏之言恐难下断语，但其画确乎在中国产生了影响，是可以肯
定的。
又《在清中笔谈集》（一）有丁介生书写的一纸，提到与上海有颇多因缘的著名的日本
出版商岸田吟香―
岸国华号吟香先生者，未知相认否？
前年在此，寓乙年之久。
此人能画墨竹。
三行笔迹相同，而相连而书，则所谓“此人能画墨竹”的“此人”，当指岸田吟香。果
如此，则岸田氏亦略能画。
五、结语
在1869年田结庄邦光游沪之前，日本已经有被称为“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的千岁
丸，载着一批幕吏和藩士来到上海，幷留下了《上海杂记》、《游清五录》等文字记录14。田
结庄邦光之后，更有大批日本人来沪，相关的游记亦有不少已经整理出版15。尽管如此，田
结庄氏的中国游历日记《游屐痕》及其与华人笔谈资料，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就其中有关
上海的部分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和千岁丸那些集体来华、只是租住于上海客栈的日本幕吏和藩士不同，田结庄邦
光是近代最早入住上海民居，幷与文化素养较高的当地人有直接且较深入接触的第一批日本
学者之一。其深交的上海人中，还包括了当时美国圣公会三位华人先驱牧师中的两位―黄
光彩和吴虹玉；而带他来上海的，又是东亚基督教史上颇为著名的美国主教韦廉臣。这些特
殊的交游和经历，无疑增添了其游历日记和笔谈资料的传奇色彩。而近代来华日本人与当时
基督教人士的关系，由此也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一个应该引起关注的课题。
第二，由于田结庄邦光是一位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学者兼画家，汉文水准也颇高，故所记
近代上海见闻诸事，虽然在中国和西方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所记如此真切、生动和具
体，而时代又如此早的，却不多见。因此作为研究近代上海的第一手资料，无疑是十分宝贵
的。
13 参见陈捷《岡田篁所の滬吴日記について》相关部分，《日本女子大学纪要 人间社会学部》第11号，
2001年。
14 有关千岁丸所载日本人的上海游历，可参阅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15 其中最著名的是小岛晋治主编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ゆまに书房，1997–1999年。
